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菩提樹下的幽靈

作者：佛心魔性

《冰戀書櫃》

第一章：佛心魔性

佛心，這是一個大好人，他把自己的收入的一半捐獻給社會的慈善機構。

當他走在路上，有向他乞討的人時，他會把當時自己身上帶的所有的錢給那個乞丐，從不管那個乞丐的真與假。

而他自己卻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，每天只吃一頓飯，晚飯，主食是饅頭，菜卻只有青菜炒豆腐。

在這個金錢一切的社會，這樣的人能不是一個大善人？

叫佛心也不為過吧？

魔性，這是一個惡人，他殺人，而且不管殺的人是好還是壞，只要有人出得起價錢－最低五十萬，他就會為出錢的人殺掉指定的人，從不會多問；

他也吃人，而且很精緻，只吃18-25歲之間的女孩的腰肉，不多，每次一斤，而且要紅燒，他好像很會享受生活。

在紅色的燭光下，高腳杯理盛著專門從法國波?多帝露酒坊購買來的瑪蕾古堡，盤中有著燒的極為精緻的腰肉，這一切就是他的享受。

殺人、吃人肉，這都不被社會所容的，他都喜歡，是一個是個十惡不赦的惡人吧？

如果要把佛心和魔性當成兩個人，那就大錯特錯了，那只是一個人，佛心魔性是這個人的名字，被社會叫的名字，很矛盾嗎？

也許是，他的人就是這個名字一樣，是一個矛盾的共同體，至於他的真實名字，恐怕連他自己都忘記了，叫佛心也好，叫魔性也罷，都沒有錯的。

他是一個善人，也是一個殺手，在平時，他就是佛心，一旦接到主顧，他就是魔性，只不過，吃人肉只在他動手的那晚，那是他的享受，也是由佛入魔的最重要的一步。

他每天早上六點開始睡覺，下午三點起床，然後開始做他的晚飯，無論是青菜炒豆腐，還是紅燒腰肉，都必須要做三個小時，六點準時吃飯，時間不多也不少，他吃飯的時間不多也不少，正好也是三個小時。這是他的生活規律。

沒有活的時候，晚上九點是他練習射擊開始的時間，他的槍法很好，如果說打蒼蠅腿有點誇張的話，從老鼠的左眼射進去，再從老鼠的右眼出來，那是確實存在的事情，但是他不能放鬆，因為槍是他的生活來源。

如果說朋友，他唯一的朋友就是人廚子，每次接到主顧的時候，人廚子總會送來不多不少的一斤上等女孩的腰肉，放在案板上，一句：快去快回！之後，就悄悄的離開！

案板上放著一塊肉－女孩的腰肉，桌子上放著一張照片，那是他這次要殺的對象－箋花……！

第二章：人廚子

人廚子，以人為主料做菜的廚子，很恐怖嗎？

也許是！

一般的廚子因為油煙的關係都白白胖胖的，可是人廚子不是，很瘦，很高！

平時眼簾總是往下耷拉著，一幅睡不醒的樣子，走在大街上，一顆重型炸彈落下在，在他的旁邊爆炸都不能讓他抬起眼來看看，也許這個世界已經讓他心死了吧。

但是一旦看見擁有優質肉體的女人，人廚子的眼睛立刻會睜的很大很大，射出一道道欣喜的光芒，彷彿那女人已經是他盤中的佳餚。

有人說人廚子的眼光很可怕，不輕易看人，但是一旦看人一眼，即使是在三伏，也會把人凍僵。

人廚子的眼光是真誠的，真誠的眼光好像是一把刀，絕對世鋒利的刀，透過人的衣服和肌膚，劃傷著體內的一道道經脈。

人廚子的手很巧，別看他的個頭很大，但是手卻一定比滿清貢繡坊的女人更為靈巧巧。

女人繡龍，繡鳳、繡花，線雖細，卻還有一縷脈絡可供眼睛來尋找，人廚子的手卻能在瞬間從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找出經脈的走向，一刀能讓人的肢體分離，卻不傷骨頭。

被分離的人呢，感覺到的不是痛苦，而是一種快感，彷彿死亡已經不在是一件令人恐懼的事情，而是一個令人心儀的嚮往。

人廚子喜歡的是女人，但他喜歡的不是女人的燕語鶯聲、溫情脈脈，他喜歡的只是女人的肉體，不是肉慾，更精確的說法應該說是女人的肉。

在他看來，好女人的唯一體現就是肉質的好壞，遇到他看上眼的女人，他也總是無論花多大代價都要弄到手。

肉質不好的女人，他連看都看不上一眼，也許那個女人有著傾國傾城美貌。

這樣的人應該是最讓女人害怕的，他身邊應該沒有女人才對，可天道就是這樣，往往你越是認為不可能的事情，它卻偏偏發生了。

人廚子的身邊不僅不缺女人，而且對於他可能還是一件頭疼的事情。

他身邊的女人很多，那些女人不是他逼迫來的，都是自願來到他的身邊，並且與他簽訂了賣身協議，自願成為他的肉畜。

好像每個女人都願意為他而死的似的，每個他身邊的女人都在等待著那一天的到來。

但是並不是每個到他身邊的女人都能成為肉畜，經過他的檢查，他不滿意的，會給六個月的調整保養時間，希望成為被殺的女人在這六個月內，要盡自己的最大力量鍛鍊身體、保養自己，以期使自己的肉質在這半年內達到人廚子的滿意狀態，也許不是他最滿意的，但成為合格就可以了。

人廚子的武器是刀，這是應該的，刀長三寸，寬半寸，刀身為黑色，就是這把刀讓他吸引了很多女人，也是讓很多人聞風喪膽。

曾經有人找上門來，說是為民除害，可就在說完那些話，想拿武器動手的時候，卻發現，手已經不在自己的身體。

腿呢？

還在自己身上，眨一下眼睛，再看，卻驚恐的發現，自己能看見自己身體的全部，這一切都在什麼時候發生的？

不知道，只是剛剛感覺自己的脖子有一陣讓全身舒暢的麻爽，發生了什麼也無需知道了。

人廚子也只有一個朋友，就是佛心魔性，佛心魔性會把他收入的一半的四分之三給他，他不推托，也不多說任何一句話，伸手接錢，轉身放好。

再次佛心魔性行動的時候，他好像都能知道，只是不知道他從哪裡得到的消息。

他會從他身邊讓他最滿意的女人身上割下一斤肉質最好腰肉，給佛心魔性送去。

不問他去哪裡，也不會囑咐他小心，因為他知道問了，佛心魔性也不會說，也不用囑咐，佛心魔性一定會平安回來。

這回，他正在舒適的躺椅上，身邊有女人為他輕輕按摩著身體各個部分。

他的眼神直直的望著天花板，不知道他又在想些什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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